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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惜字纸：惜字塔的

文化内涵
惜字 塔 ，又 称 为“ 惜 字 库 ”“ 敬 字

亭”“焚字库”等，其文化内涵可追溯至

宋代崇文传统，至明清时期随竹纸技

术普及而达到鼎盛。惜字塔的形制多

仿佛塔，但在内涵上却呈现出鲜明的

本土特征——它是一种非宗教的塔形

建筑，文化内涵源于中国本源的儒家伦

理与文字崇拜。惜字塔承载着古代中

国“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以及敬重文

化的深刻内涵。

“敬惜字纸”文化传统的深层根基，

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汉字的独特认

知——汉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

是承载天道、传承文明的神圣符号。仓

颉造字的神话将文字的创造描述为惊

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赋予了文字

超自然的力量与尊严。这种文字崇拜形

成了独特的“字纸”观念。写有文字的纸

张，无论内容贵贱、形态完缺，均被纳入

恭敬对待的范畴。即使是废弃的字纸，

也不能随意丢弃、践踏，必须收集起来，

通过焚化的方式使其“升天”。明清时期

科举制度的成熟，将文字崇拜推向新的

高度。通过“敬惜字纸”的行为，士人将

自己纳入一个更大的意义网络：个人的

努力与超验的力量建立联系，功名的获

得被理解为“积德”的回报。“敬惜字纸”

的深层动力，还来自儒家文化对先贤的

尊崇传统。在儒家话语中，文字是“圣贤

心迹”的载体，对字纸的恭敬即是对先贤

的致敬、对道统的承续。

在这一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之

下，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在古代中国，

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被从上到下极力倡

导和广泛推动。官方的提倡推广，从皇

帝圣旨到形成行政命令；民间的推动实

践，从士绅阶层组织实施，到乡村民众

的笃信践行。从庙堂之高到乡野之僻，

敬惜字纸的观念深入人心。如清代官

方对“敬惜字纸”的倡导，有明确的政策

文本支撑。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多次

颁布谕旨，要求各地官员教化民众尊重

文字、爱惜纸张。实际上，“敬惜字纸”

的观念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倡导，更是一

种内化的自觉文化信仰，这一点即使是

在皇家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康熙皇

帝在教导子女时，也特别强调敬惜文

字。《康熙教子庭训格言》有“敬惜文字·

天地至宝”篇，记载康熙教子格言：

训曰：字乃天地间之至宝，大而传

古圣欲传之心法，小而记人心难记之琐

事，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观而共语，能

使天下士隔千万里携手谈心；成人功

名，佐人事业，开人识见，为人凭据，不

思 而 得 ，不 言 而 喻 ，岂 非 天 地 间 之 至

宝？与以天地间之至宝而不惜之，糊窗

粘壁，裹物衬衣，甚至委弃沟渠，不知禁

戒，岂不可叹！故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

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

不得作践可也，尔等切记！

除了官方主流文化的倡导，在民

间，敬惜字纸的观念也通过通俗文学等

形式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更加强

化了福报叙事。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所

著《二刻拍案惊奇》开篇所载的王曾故

事，就是这样的叙事典型，是惜字文化

传说中最具影响力的文本。故事讲述

宋朝人王兼长年敬惜字纸，即使落在粪

秽中的字纸也捡出洗净焚化，终于感动

上苍，其妻梦孔圣人告知将遣曾参转

世，后果然生子王曾，连中三元，官至宰

相，封沂国公。小说对王兼行为的描写

极具细节感：“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

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

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这一细

节叙事，将“敬惜”推向极致：字纸的洁

净优先于个人的嫌恶，文化的尊重超越

了对污秽的回避。而“孔圣托梦”情节

又将“敬惜字纸”的行为纳入儒家神圣

谱系。故事的结局“连中三元，官封沂

国公”则将超自然承诺转化为可见的社

会成功。王曾的故事通过通俗小说文

本、口头传颂在乡野民间广泛传播，还

通过善书、宝卷、家训、戏文等多种文本

形式流传。这些文本的交叉传播，形成

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叙事网络，也使得

“敬惜字纸”的观念和行为更加深入人

心与神圣化。

由以上可见，在传统文化中，“文字

乃天地间之至宝，不得作践”的观念，上

至皇帝，下至普通民众皆自觉遵守。惜

字塔的建造与焚字仪式的举行，皆是

“敬惜字纸”观念的外化与日常实践。

有字之纸当收集，投诸水火，不得作践，

是将此观念践行到实际行动和日常生

活中，并产生了相关的焚字仪式，惜字

塔作为焚烧字纸的场所，也具有了某种

神圣性。作为公共建筑，惜字塔的建造

资金通常来源于民间集资。士绅阶层

通过倡议建造、组织筹资、监督施工，将

文字崇拜的观念转化为可见的建筑存

在；普通民众则以捐资、出力的方式参

与，形成普遍的文化共识，这种集资模

式本身即是敬惜字纸观念形成的乡土

社会凝聚力的体现。

大地乡惜字塔修建的清乾隆时期，

朝廷大兴文教，大力推崇儒学，科举取

士规模扩大。在这一背景下，“敬惜字

纸”成为社会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

分。乾隆时期也是汉文化深入传播至

贵州的关键阶段，黔东南地区作为苗

族、侗族聚居区，其文教兴起主要是在

清代尤其是雍正时期以后。大地乡位

于镇远县西北部，地处镇远与石阡交通

要冲地带，历史上可能是湘黔古道的重

要支线节点。镇远县自古为“滇楚锁

钥、黔东门户”，明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

后，汉文化沿交通干线向山区腹地渗

透。大地乡虽地处偏远，却因其位于交

通要冲而较早受到汉文化浸润，教育的

普及直接催生了对文字崇拜的物化表

达——惜字塔的建造。惜字塔以建筑

的形式，将“崇文重教”的价值观念植根

于乡土之中。惜字塔的存在，正是清乾

隆以后大地区域崇文重教的证明。

惜字楹联：收集焚化的

日常实践
惜字塔坐落于大地乡集镇下街后

侧不远处，背倚佛顶山脉，面朝乡镇集

市，此处土地平旷，有小溪潺潺从惜字

塔旁流过。此选址与方位也极讲究，以

佛顶山下的风水宝地建塔，形成一种

“藏风聚气”的理想格局。这一选址也

体现了传统乡土社会中文化空间与日

常生活空间的理想布局。集镇下街作

为传统商贸与日常交往的枢纽地带，人

流密集，信息汇聚，将惜字塔建于附近，

既便于乡民日常投递字纸，又使其成为

公共视野中的视觉焦点，发挥着持续性

的教化功能。街道后侧背靠佛顶山的

方位，则使石塔与主要街道保持适度距

离，以维护焚烧仪式的神圣性与肃穆

感，体现了“近而敬”的空间辩证法。

大地乡惜字塔最具辨识度的文化

符号，当属塔身第二层两侧阴刻的楹

联：“零星收碎字，累月焚洪炉”。该楹联

与“惜字库”三字一样，采用阴刻技法镌刻

于塔身石材之上。阴刻的字迹不易风化

磨损，塔上字迹至今依然清晰。此联以高

度凝练的语言，完整呈现了惜字塔的功

能与收集、焚烧字纸的日常实践。

上联“零星收碎字”描绘的是字纸

收集的日常性、分散性与累积性——在

传统社会中，私塾学童的习字草稿、文

人的诗稿信札、商号的账簿票据、民间

的契约家书，乃至任何带有墨迹的纸

片，均在收集之列。这种广泛性表明，

敬惜字纸并非读书人的专利，而是渗透

于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实践。清代有专

门负责收集字纸的社会组织——惜字

会。作为专职组织，惜字会在捡拾、收

买字纸方面起到带头作用，但也因资金

难筹、运作不力而数量不多。因而又催

生出收集字纸的兼职组织，如善堂、公

所、学校等。兼职组织具有数量众多、

触众面广的特点，从而成为惜字信仰传

播队伍中主要的一支。无论专职还是

兼职组织，主事人往往是士绅群体。士

绅成为推动惜字发展的主要力量，地方

官员则为鼎力支持者。惜字信仰的社

会教化功能突出表现在惜字组织活动

中。通过惜字会、善堂、公所、学校等塑

造和巩固惜字信仰，官员、士绅能有效

倡导社会的文化风尚，加强儒家思想的

教化和统治地位。

下联“累月焚洪炉”则描绘的是焚

化仪式的集体性与周期性——日常收

集需经月累积，方能形成规模化的仪式

行动；“累月”一词暗示了从收集到焚化

的时间间隔，或一月、或一季、或一年，

各地习俗不一。周期的设定既考虑了

字纸积累的数量需求，也赋予了仪式以

期待感与庆典感。“洪炉”一词则极具张

力，既指实际的焚烧空间，也隐喻文化

熔炼的宏大场域。焚化仪式通常由士

绅主持，选定吉日良辰到惜字塔焚化字

纸，吸引众多乡民围观。仪式中，日常

积累的字纸被郑重送入炉膛，火焰升

腾、纸灰飘散，被视为文字“羽化成蝶”、

回归天界的象征。惜字会作为专门的

社会组织，其惜字活动的开展遵循特定

的仪式和章程，也极具仪式感。在惜字

会章程中，惜字过程可分为捡拾字纸、

漂洗秽纸、建炉焚化、送灰入水四个步

骤。甚至惜字会雇人捡拾字纸，在捡拾

过程中用什么工具、什么方法，铁铲、铁

钳、篾箕、竹筒等如何使用、在什么情况

下使用等都有详细的章程规定，这使得

整个惜字过程显得神圣而庄重。

上下联以“零星”与“累月”、“收”与

“焚”、“碎字”与“洪炉”形成精妙对仗，

在对比中构建起从日常到仪式、从个体

到集体、从平凡到庄严的意义跃升。在

乡土社会中，惜字塔的使用者涵盖了社

会各阶层 ，形 成 了 复 杂 的 互 动 网 络 。

士绅阶层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主导着

惜字活动的组织与阐释；普通乡民作

为字纸供应者与仪式参与者，构成了

活动的社会基础；学童则在长辈的带

领下参与收集与焚化，完成文化规范

的社会化传承。惜字塔以其高耸的塔

形、醒目的楹联、周期性的烟火，构成

了传统乡土社会中持续的文教景观。

对于识字者，塔上的楹联直接传递了

行为规范的信息；对于不识字者，塔的

存在本身及焚化仪式即是“此地重文”

的无声宣示。惜字塔在传统乡土社会

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文教功能，通过

建筑设施与仪式实践的结合，实现了

对日常行为的规训。字纸的处理从随

意的丢弃，转化为有意识地收集、有周

期的焚化、有礼仪的告别，这一过程重

塑了人们对文字、纸张、知识的态度。

日常性的字纸收集，将敬惜字纸的观

念融入日常行动之中，形成一种内化

自觉；周期性的焚化仪式，为社会成员

提供了定期聚集的契机，强化了社会

网络与集体认同，仪式中的分工合作、

资源共享、情感交流，构成了乡土社会

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焚化仪式也使

得日常的惜字行为得到升华，以一场极

具仪式感的焚化洪炉，将个人行为融入

到宏大的、神圣化的文化叙事之中。

墨烬余温：惜字塔的

文化传承
学者白化文先生曾说：“敬惜字纸

实为中国独有的优良民俗。”在现代社

会，纸张随处可见，随手可得，敬惜字纸已

成为一种陌生的说法，但惜字塔的存在提

醒着我们，在传统中国，有一种独有的、源

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敬惜字纸。

惜字塔作为承载这一深厚历史文

化意义和内涵的建筑，随着社会的变

迁，其历史文化内涵逐渐消失，惜字塔

变成了一种历史遗存。当代社会对惜

字塔的认知，已经从传统的“敬惜字纸”

信仰转换到“文物保护”的维度。在乡

村旅游开发中，惜字塔除了作为景观存

在之外，也应当传承其优秀内涵和精

神，在乡土文化中发挥作用。“敬惜字

纸”敬的不仅是字纸，更是敬重文化。

惜字塔文化的当代转化，可提取其精神

内核，实现从“敬字”到“敬学”“敬重文

化”的传承与转换：“敬字”是对文字载

体的尊重，“敬学”是对知识本身的追

求，“敬重文化”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

镇远县大地乡惜字塔，这座始建

于清乾隆年间的石塔，以其古朴的造

型、精致的工艺、完整的保存，成为黔

东南腹地难得的文化遗珍。塔身那副

“零星收碎字，累月焚洪炉”的楹联，浓

缩 了 一 个 时 代 的 文 化 理 想 与 日 常 实

践。从仓颉造字的神话，到王曾连中

三元的传说；从科举社会的功名祈愿，

到山地社区的仪式参与；从汉文化南

渐的历史进程，到多民族交融的复杂

格局——这座古塔承载的文明重量，

远超其物理体量之所限。在保存文物

遗存的同时，激活其精神内涵的当代

意义，在守护与转化中，大地乡惜字塔

将继续伫立，见证又一个三百年的风

雨与阳光，成为连接这片土地过去、现

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镇远县大地乡惜字塔：

零星收碎字 累月焚洪炉
胡海琴 文/图

地处黔东南镇远县大地乡
的惜字塔，始建于清代乾隆年
间，是典型的密檐式石塔建筑。
此塔以方石砌筑而成，塔基底座
为正方形，塔身六边形，石塔共
三层，下大上小，每一层皆有塔
檐，塔身有半圆形孔洞，顶部立
塔尖，由三个圆球下大上小依次
堆叠组成，类似佛塔。有学者研
究认为，惜字塔多楼阁式，极少
为密檐式。楼阁式即古代仿楼
阁形式，具有台基、基座，有木结
构或砖仿木结构的梁、杭、柱、斗
拱等楼阁特点；密檐式即将塔身
基座和首层高度加大，以上层层
缩短，屋檐密叠，上部不设窗。
从建筑样式看，大地乡惜字塔即
为典型的密檐式。

站在惜字塔下，可见塔身第
二层正面有长方形整石，上刻

“惜字库”三个大字；两旁平整竖
石刻楹联一副：“零星收碎字，累
月焚洪炉。”此塔结构严谨，做工
精致，造型古朴，虽历经几百年
风雨侵蚀，依然挺立坚固，至今
保存完好，这在贵州现存的惜字
塔遗存中实属难得。

《康熙教子庭训格言》“敬惜文字·天地至宝”篇内页。（资料图片）

镇远县

大地乡惜字

塔。

惜字塔（局部）。

明代小说家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载王曾“敬惜字纸”页。（资料图片）


